
1934年 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

征后，项英、陈毅等领导人率领部分

留守红军和地方武装，从中央苏区

突围到信丰县油山地区，并以此为

中心建立赣粤边红色根据地，展开

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弥天

烽火中，陈毅与游击区的群众结下

了浓浓情愫，并视他们为“重生父

母”。正是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

帮助与支持，陈毅在游击区多次虎

口脱险。几十年来，陈毅始终没有

忘记游击区的人民群众。他深情

地回忆说：“没有人民的积极支持，

没有人民群众生死与共的团结，要

想坚持下来是不可能的。”“特别是

游击区的妇女，对游击队的支援，

可以说达到了舍生拼死的地步。”

信丰油山的李桂花，就是一位

舍生拼死、巧助陈毅虎口脱险的交

通员。

1935年冬，国民党粤军对信丰

油山加紧搜山，采取烧山、移民、封

坑、包围、“兜剿”等手段，妄图消灭

红军游击队。面对国民党的“清剿”，

陈毅带领游击队想尽各种办法在深

山老林里“极限”生存：没有粮食吃，

就挖野菜、摘野果充饥；没有房子住，

就搭茅棚，或住山洞；缺少衣被御寒，

就靠相互的体温依偎过夜。

然而，随时来临的生命危险，

对游击队来说，仍然猝不及防。

一天，陈毅带领游击队在油山一

带行军，突遭敌人伏击。陈毅钻进树

林后迷失了方向，与游击队失去了联

系。第二天，陈毅饿得饥肠辘辘，两

眼昏花，加上旧伤复发，不知道什么

时候就晕倒了。当陈毅醒来时，发现

自己被平放在铺垫好的木板上。

“啊，大老刘，您终于醒了。”

“刘高佬”“大老刘”都是陈毅的化

名，不过那时乡亲们甚至很多游击

队员并不知道。听到声音，陈毅抬

头一看，原来是地下交通员李桂

花。她手里端着一碗粥，走了进

来。“我上山打柴，看到您躺在地

上，伸手一试探，气息奄奄，我就叫

我男人把您背了回来。”“谢谢你，

桂花嫂！”陈毅眼中闪着两行感激

的泪花，接过粥，狼吞虎咽地吃了

下去。李桂花接着说：“我已派人

向李绪龙、朱赞珍老表报信去了。”

这时，李桂花院子里的一只小

黄狗“汪！汪！汪！”地狂叫起来。

李桂花探头一看，一群国民党军士

兵就要走进院子了。为了给陈毅

报信，李桂花一边提高嗓门喊：“小

狗，不要叫了，这么多兵来了，你还

不听话，会挨打的。”一边牵着一个

两岁的小女孩从房中走出来，“热

情”招呼：“各位老总，辛苦了，来，

来，来，坐下休息休息！”

国民党军士兵三三两两地坐在

院子里休息，喝水，无精打采地看着

李桂花、小女孩和她身后的那只小黄

狗。不久，一个刀条脸的敌营长在朱

保长陪同下走了进来。

“桂花嫂，你家男人呢？”朱保

长问。“到山里去了。”李桂花应道。

“到山里去干什么？”敌营长厉

声盘问。

“砍柴呀！”李桂花又说。这时

小黄狗又“汪！汪！汪！”地叫起来，

李桂花连忙呵斥：“小狗，不要吵！”

“你院子里已经堆了这么多

柴，还砍柴？”

“我们种田人都是这样，冬天

打柴！”

“老总，没错！我们这里有冬

天打柴的习惯。”朱保长忙应道，

“桂花嫂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

敌营长走进屋里，四处打量了

一下，眼光停留在破旧的小阁楼

上，疑虑地喝道：“楼梯哪里去了？”

“霉烂了，怕小孩往上爬会摔跤，

拿走了。”李桂花不慌不忙地回答。

“我要到上面去看看！”敌营长

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

朱保长问；“桂花嫂，坏梯子在

哪里？”

“在院子里。”李桂花生气地应

道，“要搬你们自己去搬！”

“来人，把梯子搬进来。”敌营

长吆喝道。

一个士兵把一架坏梯子搬了

进来。敌营长爬上摇摇欲坠的木

梯，费力地爬上阁楼，黑洞洞的什

么也看不清。他发现窗洞被一捆

破棉絮堵着，伸手用力一拉，阁楼

才有了一丝光亮。这阁楼只有一

人高，里面堆放了几件闲置农具、

几个破斗笠和一堆干稻草。

陈毅就藏在那堆干稻草堆里。

此时，他的心怦怦地跳着，握着手枪

的手沁出了汗水，防备着万一……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桂花

猛地把一个砂钵往地下一砸，“哐

当”一声，吓得敌营长赶紧掏出手

枪，指着下面质问：“怎么回事？”边

说边慌里慌张地下了楼梯。

李桂花往身边小孩屁股上使

劲捏了几把，大声训斥：“谁叫你捣

蛋，把我的砂钵打破了，该打！”

“哇……”小孩子委屈地大哭

起来。

“去他妈的！”敌营长生气地骂

了一声，又准备上楼去搜查。

突然，院子外响起了枪声。“报

告，发现‘共匪’往山上跑了！”一个

士兵匆匆走了进来。

“给我追！千万别让‘共匪’跑

了！”敌营长挥了挥手枪，严厉而又

急促地命令。

望着敌人像一窝蜂似的跑走

了的身影，李桂花长长地松了一口

气，悬着的心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她刚要上楼梯，背后突然传来一阵

熟悉的笑声：“桂花嫂！”

她回头一看，见李绪龙带着几

个游击队员跨进了院子。

“李老表，你们来了，真是太好

了！”李桂花惊喜地用手指着阁楼，

“他在上面，刚才好险呀！”

听到李绪龙的声音，陈毅走下

了楼梯，与大家一一握手。

“我们得到报告后，发现桂花

嫂的房子里到处是敌人。”李绪龙

说道，“朱赞珍带几个人把敌人引

开，敌人或许很快又会返回来，我

们赶快上山吧！”

临走前，陈毅走到李桂花的身

边，真诚地说：“谢谢你，桂花嫂！”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

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

命强中强。”从 1934年秋到 1937年
秋，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红

军游击队与人民群众血浓于水的

深情，在陈毅的《赣南游击词》中表

现得淋漓尽致。

新中国成立后，陈毅一直念念不

忘一起战斗过的李桂花，先后两次转

达了对李桂花的关心与问候。1960
年，陈毅元帅派妻子张茜前往自己当

年战斗过的信丰油山一带，看望和慰

问李桂花等当地乡亲。李桂花的英

雄事迹在当地群众中广为颂扬。

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

念馆中，有一本特殊的账簿，上面

记载了这样一笔：“十捌号主席毛

澤東住，付还大洋 1元 4角 8分”。

这几个毛笔写的字，讲述了一

个中国共产党有关“清廉”的故事。

这本账簿 1953 年由当地群众

捐献，记录了 1934年 8月毛泽东同

志和时任江西军区参谋长陈奇涵

等一行在江西省长胜县铲田区（现

为宁都县辖下乡镇）开展调研时发

生的故事，毛泽东同志特意嘱托缴

纳食宿费——“1元 4角 8分”。

这本账簿被发现并逐渐为公

众所知，源自一个“偶然事件”。

1989年，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

纪念馆原馆员严帆出于课题研究

的需要，打开了馆藏文物库房的大

门，无意中在角落里看到一份“文

件”。翻开来，里面“毛泽东”三个

字顿时让他眼前一亮。“这份文物

不一般。”严帆心想。

为弄清这本账簿的来历，严帆

走访了曾经的长胜县铲田区，向在

世的老同志询问，证实了账簿中的

记载确有其事。

1934年 8月 17日，毛泽东和江

西军区参谋长陈奇涵一行四人，来到

苏区江西省长胜县铲田区调查工作。

铲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钟赤

牯听说毛主席到村里来了，急忙四

处寻找，最后在红军家属许大娘家

里找到了。他埋怨道：“毛主席，你

们进村来，为何不事先打个招呼，

好让我们有个准备呀！”

毛泽东闻言，拍着钟赤牯的肩

膀笑着说：“为什么要事先打招呼

呢？下来了你们一定会晓得，现在

不少干部下乡，生怕下面不知道，

这种作风不好嘛。”

当晚，毛泽东等人住在一所破

旧的祠堂内。晚饭吃的是山芋粥、

红薯，外加一盆咸萝卜干。钟赤牯

执意要去弄点好吃的东西，被毛泽

东坚决制止了。

次日清晨，毛泽东同警卫员吴

吉清要赶回瑞金中央政府。临行

前，他对小吴说：“你按照规定去区

苏维埃政府财政部结清伙食费和食

宿费，我们先走一步，你随后赶来。”

在区财政部，长工出身的老部

长听说毛主席在这里住了一宿也

要交食宿费，说什么也不肯收。吴

吉清推辞不了，最后只好收回钱，

匆匆上路，追上了先行的毛泽东。

毛泽东问他：“食宿费结了

吗？”小吴吞吞吐吐地说出区财政

部不肯收钱一事。毛泽东闻言，大

为生气，立即要吴吉清再次返回，

务必将钱交清。眼看离开区苏维

埃政府已经很远了，陈奇涵便笑着

说：“毛主席，还是由我来办这件事

吧，你们赶路要紧。”

毛泽东紧握陈奇涵的手，叮嘱

道：“老陈，这件事你一定要办妥。

我们是领导干部，在执行制度方面

更要严格。”陈奇涵郑重地点了点

头。他回去后果真代表毛泽东向区

苏维埃财政部转交了食宿费。于

是，在铲田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用

毛边纸制作的账本上，便记载了这

样一笔：“十捌号主席毛澤東住，付

还大洋 1元 4角 8分，陈奇寒（涵）”。

新中国成立后，铲田区的老同

志将这册保存完整并盖有区苏维

埃政府财政部大印的珍贵文物捐

献给了瑞金革命纪念馆，成为革命

领袖廉洁自律的生动见证。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是毛泽

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的著

名论断。他在开展寻乌调查时，提出

要讲究调查方法，做到“下马观花”，

深入细致，发现问题本质。这为我党

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基本规范和

遵循。

1930年 5月初，红四军从会昌来到

赣粤闽三省交界的寻乌县，帮助寻乌地

方武装一举攻克了寻乌县城。整个山

城沸腾起来了，全县很快实现了赤化。

然而，党内存在的“左”倾思想和“左”倾

政策，又有了抬头。在农村，对富农实

行“分坏田”、派款，在城市，对中小商人

财产实行没收。国民党反动派利用我

们一些“左”的政策，到处散布共产党

“着重作田人，对做生意的不容情”，弄

得一些地方做生意的商人忧心忡忡，商

店、圩场关闭。为了纠正“左”倾错误，

指导土地革命，毛泽东在寻乌马蹄岗开

了 10多天调查会，作了大量的社会经济调查。

毛泽东做了几天调查后，在马蹄河畔召开了一

次宣传员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支部书记、宣传

干部、宣传员 30多人。毛泽东头一句话就问：“同志

们，你们来寻乌作过调查没有？”大家回答：“调查

了！”毛泽东说：“请你们讲一讲，寻乌做生意的人中

间，哪一类最多？”这一下把大家问住了。

停顿了片刻，有人根据自己观察到的寻乌县城

人最爱吃豆腐、喝水酒（糯米甜酒）的特点，试着回

答：“大概是做豆腐、酿水酒的多。”

毛泽东笑笑说：“做豆腐、酿水酒的多，答对了。

那么我再问问，寻乌有多少家豆腐店，哪家豆腐做得

最好，最容易卖掉？”

这一问把这位同志也给难住了，宣传队的干部

也都答不上来。

毛泽东这时说：“我仔细调查了，寻乌城里有 30
多家豆腐店，也知道哪家的豆腐最好吃，不信我带你

们去吃。”大家一听笑了起来。毛泽东接着说：“大家

到一个地方做调查研究是好的，但调查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走马观花’，一种是‘下马看花’，‘走马观花’

可以迅速了解事物的概况，但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

‘下马看花’虽然耗时多些，但能看到事物的内部，发

现问题的本质。你们要知道寻乌哪家豆腐做得好，

最容易卖掉，就要‘下马看花’，调查清楚才行。”

接着，毛泽东又问：“我们有的同志主张‘没收城

市中小商人的财产’，有的地方还把日用百货和杂货

商店作为豪绅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财产没收了，这

样做对不对呢？不这样做，又应当怎么样做呢？”大

家又不知怎样回答，保持沉默。

毛泽东喝了口水后打开话匣：“对城市商业状况

我也是个门外汉，这回到寻乌，由古柏同志介绍，找

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

指点，使我像学生启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

情况，真是不胜欢喜。我调查了 21个行业，131家大

小商店，摸清了它们的历史、现状及其主人的政治态

度。寻乌的商店和手工业店铺，多数不雇人或雇少

数几个店员（徒工），都是中小工商业者。经济状况

决定政治地位和政治态度，小商人、手工业者，他们

一般能够参加革命和拥护革命，是革命很好的同盟

者，是革命的动力之一，必须争取和保护。”毛泽东讲

到这里，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通过这次调查，毛泽东收获了十几万字的调查

笔记，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制定正确的土地革

命路线提供了实际依据，弄清了城市商业状况，证明

当时制定的在城市中“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是符合

实际情况的，同时也明确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为深

化“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提供了重要支撑。之后，

毛泽东又在寻乌集合各界代表继续作深入的调查，

形成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光辉著作。

1934 年“二苏大会”后，张闻天担任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住在瑞金沙洲坝元太

屋，与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隔墙为邻。张闻天

为人谦虚、诚恳，对受到“左”倾错误排挤的毛泽东也

很尊重，并从毛泽东身上学到了许多做群众工作的真

功夫。

张闻天身体力行，带头实行《优待红军家属礼拜

六条例》。苏维埃号召各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

每个星期六或星期日帮助红军家属、孤寡老人做事，

为他们排忧解难。为落实条例精神，张闻天召开了中

央人民委员会机关干部会议，进行动员。会后的一

天，他在瑞金下肖区检查工作时，发现红军家属杨大

妈生活很困难，连柴都只能靠捡些枯枝败叶对付。原

来，杨大妈丈夫早亡，儿子参军了，自己又年迈体弱，

无力去砍柴。张闻天深情地安慰杨大妈说：老人家，

你儿子参加红军去了，我们应当感谢你。你有难处，

我们一定帮你克服。

第二天，恰逢星期六。天一亮，张闻天就带着警

卫员和身边工作人员上山砍柴去了。午后，他们挑着

木柴、松枝和芦箕来到杨大妈家。杨大妈见状，赶紧

从屋里出来，拉着张闻天的手说：“张主席，你看你这

样忙，还挂记我的事……”张闻天应道：“你的事就是

我们的事，哪能忘呢?”边说边把柴卸下堆好，就要告

辞。杨大妈要请大家喝口水再走。张闻天说留着以后

喝，就离去了。

张闻天帮助红军家属砍柴的动人事迹，被刊登在

《红色中华》上，在苏区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苏区各级

工作人员的优属劳动更加热烈，真正使红军后顾无

忧，全身心地奋勇杀敌。

陈毅遭难遇“贵人”

毛泽东照章交费
﹃
要
下
马
看
花
﹄

张闻天为红军家属砍柴

当地人在营救陈毅的地方放置了一块刻着文字的石头。刘滨 摄

陈毅疗伤处。 邹安平 刘滨 摄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珍藏的账簿。（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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